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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年沙士襲港之時，正是中聯辦的緊急溝通協調，才令大批口罩等醫療物資運抵香港，協助香
港渡過難關。如果按反對派今天的邏輯，九年前是否中聯辦 「多管閒事」 、破壞了 「一國兩制」 ？反
對派不顧人命死活，說一套做一套，只能用可恥之極來形容。

法國一時尚品牌 10 月 4 日發表公報，該品牌
創始人對日前發表的新開業酒店將不接待中國遊
客的言論表示道歉。該品牌創始人日前在酒店開
業新聞發布會上說，在巴黎，很多人都需要一些
私人空間和一個安靜的環境。酒店規模較小，
「將不接待中國遊客」。此言論被報道後引起中

國網友的強烈不滿。
許多國人可能不理解，顧客是 「上帝」，是

店家的衣食父母，有客來消費應該熱烈歡迎才對
，有生意不做為何卻將其拒之門外？這哪裡是待
客之道？但這是事實，不是戲說。雖然已收到
「老外」的道歉，可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中

國遊客來說也難掩因 「老外」的 「拒絕」所帶來
的羞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通過 「老外
」的 「拒絕」而學會自我反思。

「購物王」 換不回應有禮遇
有數字表明，去遊法國的中國遊客一年比一

年多，儘管遊覽方式大不相同，但自從 2009 年以
來，中國遊客已經成為新的 「購物之王」。據估
計，去年旅遊業中國遊客還為這裡的奢侈品市場
創收720億美元。中國遊客為法國的旅遊經濟帶來
了滾滾財源，卻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尊重和禮遇，
這確實太刺激國人的神經了。

說實話，造成如此尷尬的情形根本上是由於
東西文化和觀念習俗的迥異造成的。比如飲酒，
我們喜歡熱鬧豪飲，而西方夷人愛寧靜自由小品
。當然，在當今日益全球村化的世界，各個民族
的文化都在大碰撞下慢慢彼此包容互鑒，不存在
孰優孰劣之說。從這個層面上說，似乎盡可 「走
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但果真如此，未免
太阿 Q 了點。畢竟這樣的做法有礙臉面和尊嚴，
無法當着一種虛無。

此外，對 「老外」的 「拒絕」，我們也當好
好自省，也有自身不良習慣的原因。報道披露：
許多奢侈品牌設計師看不起中國消費者在購買奢
侈品時顯得 「毫無品位」；在藝術水平很高的雕
像旁，總有一些中國遊客試圖爬上去合影；在一
些環境優雅的飯店，一大群中國人吵吵嚷嚷地相
互敬酒。昂貴的葡萄酒一瓶一瓶地仰頸乾了，讓
那些在燭光下小口呷着葡萄酒的歐洲人搖頭不
已。

把 「被拒」 當 「良藥」 找回自尊
以上列舉的種種圖景反差可謂一針見血，在國內這些情景我們

太熟悉了，可以說是擊中了一些國人的軟肋。說到底還是中國人的
一些不良習慣使法國人領教了，才做出了早前 「拒絕」的決定。這
應該成為一面我們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對此國人確實需要警醒。

前不久，有兩個 「老外」在寧波公園亂吐瓜子殼，有人指責時
他們居然辯稱是在學中國人。黃金周這幾天來，各大景點遊客隨意
亂丟垃圾的現象很嚴重，至於攀爬人文景觀拍照留念，踩踏草坪摘
折花木現象更是司空見慣。這些現象雖說每年各大媒體有呼籲，但
基本上還是 「濤聲依舊」沒有多少改觀。這些，其實是一些人的公
德意識和文明素養缺失的體現。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素質的提高，離不開每個國民素質的提高
。不能凡是 「老外」的 「拒絕」就只當是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在我
國，也有酒店對 「衣冠不整者拒絕入內」的做法。店家與 「上帝」
其實是對等的，店家有權選擇 「拒絕」，客人也有權選擇 「不入」
。這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把 「老外」的 「拒絕」當着
自省自強的 「苦口良藥」，鞭策自己去強大和進步。

早在一個世紀前，魯迅先生就對國民的一些劣根性提出了批判
。如今看來，重申這樣的吶喊依然很有必要。俗話說， 「家醜不可
外揚」。但現在被法國人指出來了，我們就別因為一些話刺耳難聽
就一味牴觸和 「反制」。要真正找回自尊，就不妨 「痛定思痛
」，從 「我」做起，以實際行動去爭做一個高素質的、文明的
中國人。

作者為內地教師

反對派冷血言論愧對亡靈
□谷 風

大江健三郎的良知之語 □馮創志

南丫島海難發生後，香港的反對派不僅沒
有為搜救作出任何一丁點貢獻，卻不斷對那些
為拯救生命而主動提供援助的人發出強烈指責
，而理由竟是 「救人要先講政治正確」。如此
荒謬的事情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法不
讓人感到震驚。市民要問一句，到底是一個生
命重要，還是一句政治口號重要？零三年沙士
襲港之時，正是中聯辦的緊急溝通協調，才令
大批口罩等醫療物資運抵香港，協助香港渡過
難關。如果按反對派今天的邏輯，九年前是否
中聯辦 「多管閒事」、破壞了 「一國兩制」？
不顧人命死活，說一套做一套，反對派可恥之
極。

一個口口聲聲要追求公義、民主的政黨，
卻連最基本的生命都不懂得尊重，還有什麼值
得市民去尊重？反對派的那些 「文妓」們經常
會說，中國人總喜歡內鬥，不鬥個你死我活誓
不罷休。在談到內地政治時，更是樂此不疲地
引用。但這句話此次用在今天的工黨、公民黨
之類的立法會議員身上，卻是再貼切不過的形
容。不是嗎，他們寧可遇溺的乘客活活淹死，
也不願意獲得內地的善意援助；寧可整艘船全
部沉下去，也不要內地的打撈船接近；寧可讓
救命時間白白浪費，也不要別人伸出援手。在
這批人眼中，無時無刻不在 「鬥」，無時無刻
不在進行 「政治正確」的政治表演，將中國人
的劣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主動探望傷者 人之常情
昨日，工黨主席李卓人接受某極右喉舌報

訪問時稱， 「從梁振英事後表明，是李剛主動
提出到醫院，加上多艘廣東打撈船證實根本毫

無用武之地，反映他是越俎代庖。而事後多份
中央喉舌報虛稱大陸打撈救起大批港人，令人
更加肯定中聯辦突然插手救災有政治目的。」
不僅如此，公民黨成員毛孟靜也回應稱，認為
中聯辦完全無視基本法規定，有違 「一國兩制
」。 「中聯辦如果要表示哀悼，其實可以出聲
明……，香港紀律部隊表現出色，香港有能力
救災。梁振英容許李剛介入干預香港內政，猶
如將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拱手相讓。」

看到如此荒謬的評論，無法不令人懷疑，
李、毛二人發出如此低能的回應，是否已被徹
底 「洗腦」、喪失一個正常人所應具備的智
力？

第一，主動提出要去醫院看望傷者，何錯
之有？李剛作為中聯辦在香港的主要負責人之
一，向遇溺的香港市民表達關心，不僅是人之
常情，更是職責所在。在發生如此大規模災難
情況下，作為中央在香港的駐地代表，難道他
可以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做？如果真的如此，
那麼這才叫做 「失職」！實際上，如果中聯辦
事發後沒有任何人到醫院看望，而僅僅是出慰
問聲明，反對派必然又會指責中聯辦 「不理港
人死活」、 「冷血冷酷」。

第二，要求內地打撈船來港協助，是出於
有助搜救善後，何來政治考慮？眾所周知，發
生撞船災難當天是香港一連四天的公眾假期，
大部分公共機構放假。正是考慮到這層因素，
擔心香港沒有足夠的打撈設備、延誤搜救工作
，中聯辦才主動向內地有關部門提出協助要求
。中聯辦在港的主要工作職責，便是溝通協調
，將香港需要的反映到內地。

市民猶記，二○○三年沙士突發而來之時
，中聯辦正是考慮到本港醫療物資儲備有限，
於是緊急向內地反映，並在最短時間內將大批
口罩等物資運抵香港。如果不是中聯辦的緊急
溝通，當時若要通過正常的預訂，最快也要數
周後才能到貨，對香港抗疫無疑是嚴重的壓
力。

同樣道理，此次正是從香港需要的角度出
發，李剛副主任才於第一時間向內地有關部門
提出請求。而由於當時事故情況未有完全清晰
，無法判斷最真實情況，才有各種搜救的預案
準備，這完全是出於拯救生命的角度出發。實
際上，如果等所有情況都清晰了，很可能已錯
失最寶貴的救人時間，這是世界各地普通的求
災基本常識。而假設此次海難不是在南丫島，
而是發生在兩地水域之間，反對派是否同樣認
為不需要內地協助？可以想見，到時如果李剛
沒有要求內地派出大型起重船，反對派必定又
是一輪狂批。

緊急溝通協調 職之所在
第三，救災救人之事，本不分你我，何必

相煎太急？美蘇冷戰時期，曾有這麼一個廣為
流傳的事跡。一艘美國客輪在蘇聯控制的海域
沉沒，但蘇聯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將意識形態
放於一邊，全力以赴救人。冷戰時期尚能如此
，何況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個不同國家的
人尚能如此，更何況是一國之下的香港與內地
同胞？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是基本法所
明確規定的法律條文，沒有人會對此否認，十
五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堪稱舉世矚目。如果僅
僅因為內地希望協助救災而派出船隻候命就否
定 「兩制」，是否極端得可笑？事實上，從事
發至今根本沒有任何違規、越界之事發生，反
對派就瘋狂攻擊良心何安？在災難面前，本不
分你我，能出力就出力。

將中聯辦官員的善意主動協助，說成是有
「政治目的」、 「抽水」，不僅是反智的低能

邏輯，更是無視生命的冷血行徑。李卓人、毛
孟靜之流，可以拿出一面鏡子自我照照，你們
如此極端做法，是否對得住在災難中死去的市
民？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10月3日，香港鳳凰網在 「陳文茜專欄」中披
露了一則消息：近日，日本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國會舉行一場記者會，運用
詳實的史料分析釣魚島的來龍去脈。他說，日本首
次把尖閣諸島劃入日本的領土是 1895 年 1 月的事
情，當時正是甲午戰爭，中國的清廷根本沒有能力
來維護這塊島嶼，在這之前，尖閣島都是屬於中國
清朝的領土，在明朝時代就一直屬於整個明朝所管
轄的，一直到清朝。後來在甲午戰爭之時，日本趁
着清廷貧弱在外交上無力反擊，把它劃入了日本的
領土，到 1895 年《馬關條約》一簽訂，連台灣都
整個割給日本。所以說，日本跟韓國的爭執，跟中
國爭釣魚島呈現出來的是日本根本對於過去的侵略
行為沒有任何的歷史反省。

日媒封殺 隻字不提
這段一針見血的話，發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

口中，發自日本現代一個大文學家口中，十分難能
可貴，也很有權威性。誠然，像大江健三郎那樣忠
於史實敢於明言的日本作家、史學家不乏其人，其
中井上清教授關於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的史料也令中
日公眾耳目一新。令人玩味的是，大江健三郎的談
話內容居然在日本的NHK和日本主要的媒體都不
報道。這是日媒不當一回事，還是日本當局的圖謀
？一個釣魚島問題，在日本政壇、國會和民間史學
界出現不同的聲音，這就摑了日本某些政客 「所謂

釣魚島不存在主權之爭論」一巴掌。
前些天日本駐聯合國臨時代辦兒玉和夫在所謂

「反駁」中國代表關於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立場時，居然搬出了《馬關條
約》作證，說什麼《馬關條約》規定屬於日本。此
言一出，立馬遭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李寶東的嚴正
駁斥。所謂《馬關條約》，是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在日本馬關簽署的條約，是甲午
戰爭日本侵略中國的產物。該條約是繼《北京條約
》以來侵略者強加給中國最刻毒的不平等條約。從
大江健三郎披露釣魚島的檔案看，釣魚島是日本在
《馬關條約》之前，已暗自決定圈走的，在清國戰
敗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台灣已經不保，根本
無力討價還價之際，於是順手牽羊，明着拿走大的
台灣，腋下還藏了小的釣魚島。但任何非法行為無
論如何包裝，都改變不了非法的性質，都不能產生
權利。這是一條最基本的法律原則和常識。因此，
無論國際法庭、法律文件，還是中國公眾都對《馬
關條約》予以堅決的否定和抵制。這一點，對於二
戰戰敗後的日本和各國媒體都不會不知情。在上世
紀 70 年代，就在美國要將釣魚島 「歸還」日本之
際，日本歷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在對釣魚
島進行歷史學考證後，1972 年撰寫了一部專著，
題為《 「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作
出 「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明確結論。他的這一舉動
並非袒護中國，其出發點還是為了日本不再重蹈軍
國主義的老路。為何在進入 21 世紀的時下，日本
政府居然要對釣魚島實施 「國有化」，日本駐聯合
國的代表居然重新拋出《馬關條約》，為釣魚島屬
日本的所謂 「憑證」？這不能不令人貽笑大方和反
思。

日本重新拋出《馬關條約》，證明日本的軍國
主義情結已故態復萌。日本政壇一些人們一方面高
喊走和平之路，一方面卻對軍國主義戀戀不捨。正
是在這種的氛圍之下，日本政壇及民間對國際正義
與非正義界限模糊不清，重溫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
「東亞共榮圈」，已成了日本社會追求的夢想。反

映在日本政壇上，誰個政客對鄰國的主張最強硬，
對軍事膨脹的舉措最得力，誰就得分，誰的選票就
多。日本駐聯合國的代表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莊重
的聯合國講壇，居然拋出遺臭萬年，早已被世界正
義力量否定的《馬關條約》，是有着近年日本國內
軍國主義陰魂影響因素的。

軍國主義 故態復萌
筆者之所以說《馬關條約》被世界正義力量所

否定，有着諸多鐵證。例如，在《馬關條約》簽訂
後，立馬遭到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只好將遼東半
島歸還中國。更重要的是，在 1943 年，中美英三
國領導人舉行會議，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和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中英三國領導人共同研究並
發表了《波茨坦公告》。這兩個文件都重申台灣澎
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日本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
道、九州、四國，以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而今，日本代表仍沿用作為殖民特徵的《馬關條
約》，為自己侵佔釣魚島的行徑進行辯論，既令世
界笑脫大牙，也給世界添上一份日本仍對軍國主義
念念不忘的活依據。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
三郎仗義執言，在日本國會召開記者會，闡述釣魚
島的來龍去脈，卻遭到日媒封殺，這不能不令人們
對日本的所謂民主和和平道路打上個問號。

港事港事港心

你言你言我語

心不正則言邪 保 龍

釣島釣島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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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北區水貨客問題非常嚴重，香港特區政府
雷厲風行採取六項措施，使水貨客迅速在北區減少
，迎來很久不見的社區應有的寧靜。

究其原因，在於特區政府打擊水貨客的措施，
能夠對症下藥，而且特區政府亦顯示出嚴厲打擊水
貨客的決心，使水貨客能夠真真正正的知難而退。

水貨客最大的利益是 「走水貨」所賺取的收入
，港鐵嚴格檢查乘客所帶的行李有否超出規定標準
，令水貨客在港鐵站輪候的時間加長，大大增加了
水貨客走水貨的時間及成本，減低了以往貪圖 「一
天多走幾轉、多些運貨」的慾念，令他們所賺的金
錢大幅減少。

嚴格核查令水貨客卻步
此外，入境處人員加強核證入境人士身份，即

使是懷疑個案，亦不排除會被拒入境。換言之，無
論水貨客有沒有前科，入境處都可以拒絕其入境，

大大增加入境處打擊水貨客的力度，對於水貨客的
阻嚇力亦大幅上升。

再者，水貨客對於北區居民造成的問題，最大
的莫過於阻街及造成環境污染，特區政府又派警方
打擊水貨客阻街行為、食環署負責區內清潔、地政
總署和消防署加強巡查附近的工業大廈，都使水貨
客無所遁形。

水貨客的問題由來已久，特區政府是次透過跨
部門合作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這除了歸功於特首
梁振英實地視察，然後果斷地採取措施，由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統籌各部門的工作，也是關鍵因素。

水貨客所引申的問題，包括環境、商業、治安
、交通等問題，當然需要跨部門去解決；而大部分
水貨客源自內地，必須要內地與香港部門加強合作
，這就必須要政府高層去負責協調。以政務司司長
為首解決水貨客問題，是最明智的做法。

然而，利潤永不會有人嫌多， 「水貨客」將來
如果看到 「走水貨」的機會，必然不會放過。因此
，特區政府必須顯示更大的決心，持續地採取嚴厲
打擊水貨客的措施，令水貨客無論現在、將來都不
再以鄰為壑。

作者為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北區區議員

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有關調升時薪水平研究與
資方商議。勞資雙方各發表己見。代表勞方的意
見，提出調升的幅度當然是越大越好，但也量力
而行，把現有法定的時薪二十八元提升至三十三
至三十五元左右；而資方的意願大都贊同保持時
薪二十八元不變。在調升幅度問題上，勞資雙方
各有各的理據，但爭持不算激烈，最後本着從大
局出發，各讓一步，中間落墨，以三十元時薪達
至共識。即最低工資規定由現時的二十八元調整
上升至三十元。

這次調升最低工資的議題的議定，其進行得
十分順利，達成共識時間之快速，大出人意料之
外。大家是否記得兩年前為爭最低工資為法定這
單事項，勞資雙方爭辯不休，遲遲沒法得出結果
來，對為此有所索求者，心都等焦了，卻好事多
磨，始終達不成共識，令雙方滿意的方案來。直
至非設立最低工資這法案不可，沒所迴避了，才
最後瓜熟蒂落拍板，把最低工資定為二十八元。

這新法案一出，令數以十萬計的低薪打工仔開心
不已，拍手稱快。

這是開埠以來的首宗香港打工仔有最低工資
保障，前所未有，長年累月生活在低層的打工一
族，為自己有尊嚴的工作興奮不已，生活獲得改
善，工作更加賣力，勞資關係更加融洽了。

工作有尊嚴 勞資更融洽
時薪有了新法保障，工作滿足感也相應提升

。新法落實之前有人杞人憂天，害怕因為 「時薪
設限」無形中會令中小企業承受不了負擔，生意
難做，造成結業落閘封舖。但結果沒有想像中那
麼嚴重，地球照轉，這說明最低工資之設，對資
方影響並非毒蛇猛獸。如今，正式實施最低工資
法案剛兩年，又拍板再提升至三十元。對最低工
資一族又是一個最大鼓舞，本來想都不敢想，去
強求，卻出乎意料的有薪加的好消息。哪有不開
心之理。

特區政府一切服務市民大眾，急市民所需，
有求必應。身為香港市民的一員，應該履行市民
的責任，為香港穩定繁榮作奉獻。

讀者讀者來函

打擊水貨客需持之以恆
□陳 勇

最低工資共識急市民所求
□黃山松

市民市民心聲

內地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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